诗韵续读吴江桥
凌　子
　　【按】《吴江文史资料》第30辑刊载凌子《诗韵读取吴江桥》一文，记述松陵、震泽、黎里三镇的古桥。此为续篇，记述芦墟、同里、平望、盛泽、七都、桃源六地的古桥。综合起来，可作系列“诗韵走读吴江桥”。
芦墟的桥
　　“四围春水一芦墟”。位于江苏吴江东南端，临沪，邻浙，芦墟，遮不住的明丽水印，写不尽的莼鲈之思：偌大的元荡，“无风三尺浪”的三白荡，更有“分湖便是子陵滩”。
　　不事修饰，“芦墟”之名，总让我想起陶渊明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想起《诗经》中的歌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几点渔灯过远村”“一片芦花万顷秋”，这是过客眼中的景致。
　　“芦花如雪稻初收”“浪痕来去送行舟”，这是故园诗人的梦萦。


　　泊在透明的梦境中。江南、渔隐，吴歌、快船，泗洲寺、午梦堂，……现实推远了，历史拉近了。
　　“荡阔村稀小市孤”。因市成集，由村而镇。“芦墟”地名最早见于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的《游分湖记》。此记还为“分湖”作了一个极妥帖的说明：“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故名分湖云。”“嘉禾”即今浙江嘉兴，属越；姑苏自然属吴。吴越之际，一湖之分。（宋张尧同《分湖》诗有句“如何一湖水，半秀半吴江”，同理。“秀”，秀水，嘉兴又一古称。）至此，似有必要梳理一下芦墟与分湖的来龙去脉。
　　地缘上讲，分湖在芦墟西南，为边界。“先有北芦墟，后有南芦墟。”古芦墟（北芦墟）在分湖东北，今“芦墟古镇”（南芦墟）则紧贴分湖东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挖掘的太浦河，贯通太湖与黄浦江，在“南北”芦墟间划出一条新分界线，似乎在给“风水轮流转”作一个与时偕进的注解。同时在文化层面上，把“吴江”与“松江”进一步疏通成“吴松江”，晋人张翰念念不忘的四鳃鲈鱼从此可畅快洄游？
　　不难看出，分湖是地理标志，而芦墟是区划标签。地方史志记载：三国时已成村落；唐建泗洲寺，香火颇盛，居民渐多并南移；南宋设分湖巡检司（“设巡检一员以镇之，镇之名自此始”，镇名即“分湖”）；清康熙年间，“居民至千家，货物并集”，名副其实成“镇”。新中国成立，计划经济时代，芦墟为吴江七大镇之一。2006年，芦墟镇与黎里镇合并为汾湖镇。2013年，复出的黎里成功申报中国历史名镇，汾湖镇再度更名为黎里镇，是时芦墟移作镇下一社区，然行政中心仍在芦墟（汾湖高新区）。笔者出生地黎里，本能并习惯感觉，芦墟与黎里毗联、并列，芦墟镇的卫星小镇为莘塔，北厍小镇为黎里镇附庸。（此非无稽之谈，只要考查一下风俗与人物归属，不难认同。本文所列“芦墟桥”，基于此。）
　　纠结或折腾，均不必计较。须知历史总爱螺旋状变幻。至于“分湖”与“汾湖”之辨，笔者以为也是“一说两通”，言“分湖”乃依据“分吴越”，着眼于地理；言“汾湖”乃“想当然”推理，更多倾注于行政区划。
　　分湖是芦墟的象征，芦墟是分湖的演绎。风生水起，人杰地灵。仅清代就有三部本土人士编撰的地方志问世，分别为：沈刚中的《分湖志》（清乾隆年间）、柳树芳的《分湖小识》（清道光年间）、叶绍袁的《湖隐外史》（明末清初）。
　　分湖泽国，芦墟桥市。载入沈氏《分湖志》的桥梁计有四五十座。其中，元老级桥梁当数嘉泰桥。
　　嘉泰桥，始建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改建，现存之桥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拱形单孔，矢高3米，宽2.5米，上下石阶各14级。青石、花岗石杂糅，显现历代重修重建印记。拱顶两侧横额均有“嘉泰”字样，桥身南侧镌刻对联一副，曰：“虹腰环水南连市，雁齿排云北顾村。”“虹腰”、“雁齿”，均描摹桥形，指代桥梁。
　　嘉泰桥坐落于北顾村（今芦北村一带），所跨之河名“武陵溪”。当年杨维桢游分湖时曾到，杨维桢同时代诗人赞誉“武陵溪上花如锦，花气薰人如酒浓”。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明成化年间嘉泰桥改建，曾勒碑《北顾里重建嘉泰桥题名记》。碑为青石，嵌于桥体。碑文洗炼，极具文史价值。摘录如下：
　　“松陵距东南五十里，有镇曰芦墟。梁太学博士顾野王子卜居于此，遂有北顾里名。今顾姓者，皆野王后。东西两岸，居民百姓，人物仁厚，风俗义让。中流南北，曰武陵溪。桥名嘉泰，盖南宋宁宗朝，嘉泰改元始建，故以此名。自昔迄今，皆柱石甃砖，屡构屡倾。成化丁未岁，境有乡尚义者，同心合力，各出己帑，兼募众财。致石作券，更为一洞。上布以石，傍立以阑。肇工于岁之九月，至十二月乃成。……”
芦墟古桥，多分布老街市河。市河河系成“大”字形，主河道由北往南，河东西两岸自然成市，建筑有连片的“跨街楼”，独具风情，蔚为奇观。据考证，清末民初，老街市河上约有石桥十四五座。市河宁静，市桥俊秀。建国后，部分古桥拆除了，不少石拱桥改建成了水泥平桥，可行而不可观，奈何！
　　古镇市桥首推观音桥。现为苏州市文物控制保护建筑。此桥位老街北栅，镇守河口。初建无考，现存之桥为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里人募资重建。风雨沧桑，桥体石面风化严重，碑文、桥联漶灭。北侧桥额，依稀可辨识三圈内“泰生桥”三字。原来，观音桥本名泰生桥，清末于桥堍建小庵供观音像，遂俗称观音桥。而今小庵早废，然遗风犹存，桥西北堍建起了简易的香火棚。
　　观音桥，拱形单孔，矢高3.2米，中宽2.2米，东西石阶各18级。桥顶望柱四根，柱端雕饰狮子，两两相对，甚为端丽。长系石（俗称桥耳朵）有气势，拱券上另敷设一圈外突石片，别有情趣。拱券采用纵横分节并列式，七节六列，近水拱壁饰如意、荷叶、瑞云等图纹。桥边大树，横空水面，夏日骄阳中为古桥撑开一片浓密的清阴。
　　市河南栅，登云桥。外通浩荡分湖。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嘉庆二年（1797）重建。拱形单孔，矢高4米，中宽2.2米。上下石级各24级，桥顶中心桥面石，方方整整，雕刻有“八宝纹”图案，平和温润，精美绝伦。桥栏今新修，仿观音桥雕饰石狮。
　　登云桥外观俊朗，桥台敦实，大有富贵相。四条长系石贯穿，两副桥联背对列。南向联语为：“气凌霄汉山河壮，路贯杭闽烟树浓。”“杭”指杭州，“闽”为福建，芦墟位江浙交界处，顺水道往南可直抵浙江、福建。“气凌霄汉”，寓桥名“登云”，不言而喻，天衣无缝。北向联语为：“龙光远映千门色，虹影高涵万户春。”“龙光”暗合“云从龙”。
　　市河中心桥当为太平桥。历史长河中，此桥曾熠熠生辉。明天启年间始建，清重建。一度三孔石拱，踞十字港口，俗名中塘桥。而今为平实水泥桥，更名“人民桥”。旧影荡然，雄姿不再。桥东北处有“沈氏跨街楼”，桥西南堍为“许氏跨街楼”。两处建筑保存相对完好。楼下店面，店临街面，现杂乱作小百货铺与小菜贩摊位。
　　嘈杂后的宁静，闹市中的隐逸。一座梁式单孔桥出现眼前。此桥位许氏跨街楼南，与“人民桥”相望。桥墩石垒，上下石级各十二，而桥面石板换作了混凝土水泥长条。如此“交替”之作，少见。桥两堍大树横柯，树下庭院空寂，四五老人闲坐闲话。桥名难觅，对照史料，可是“庆丰桥”（俗称檀家桥）？如是，当为明永乐年间初建，清乾隆、道光年间两度重建。需要说明的是，芦墟另有郊外庆丰桥，拱形单孔，位牛舌头湾，虽系“新建”（1973年建），但，浅弧广跨，不拘一格：拱底水泥梁，拱腰砖砌。古拙而新奇，混搭亦创造！
　　芦墟莘塔，依元荡，傍三白荡，在水中央，风水绝佳。相传三国东吴时，孙权妃子葬于此，因而得名“孙塔”。值得挖掘的是，此地有晋人张翰墓，有明末清初满门风雅的“午梦堂”旧址。
　　“里仁为美”。莘塔有里仁桥，又名德庆桥，梁式单孔，明时初建，清康熙、乾隆年间两度重建，现存之桥为民国十八年（1929）所建。桥联有两，极富农耕情调、乡土气息。“春见一江芳草色，秋闻万户桔槔声。”“舟行南北千金获，人馌东西五谷登。”“桔槔”，一种原始提水工具。“馌”，给田间耕作者送饭。
　　伍子胥与紫须蟹，张翰与元荡莼菜，袁黄《了凡四训》，芦墟山歌《五姑娘》……凡此种种，莫不关联一方水土，而联结水土的便是“桥”，贯通古今的则是“史”。水流不断，史将永续。最后让我们追述一下与芦墟历史休戚相关的永安桥（又名泗洲寺桥）。
　　《分湖志》：“永安桥，在泗洲寺东，明崇祯九年建，主事叶绍袁记。”泗洲寺，位“北顾里”南，始建于唐景龙二年（708）。四周围水，香火盛，人烟由此日益繁盛。某种意义上讲，是泗洲古寺成就了芦墟古镇，而泗洲寺桥的命运或多或少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以下资料选摘自芦墟二中校本课程教材：
　　“泗洲寺桥，志书上均作永安桥。古时为三孔梁式石桥。初建无考。明永乐年间重建。崇祯九年（1636）泗洲寺道人募金重建，工部主事叶绍袁为之作《泗洲寺桥碑铭》，故又名泗洲寺桥。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士绅发起募资重建，并首次改建成石环桥。同治八年（1869）又重建，为高大单孔石拱桥。该桥至解放初已成危桥。1950年代末，拆去桥顶拱券，利用原先桥墩、桥台，改成梁式木桥。1970年代初，利用原有桥台基础改建成双曲拱桥。1992年改建成新式公路桥。”
　　是为伤逝，还是涅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需要”的桥。同时勿忘，有些古桥还是需要用心“保护”——那是“脉”，得传承！
同里的桥
　　“在水一方”。因为隔绝，所以，乱世中强寇不至，同里意外成了“富土”；因为保护开发，所以，后发之势势不可挡，同里，成了水乡典范、江南名片，一跃跻身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与“中国十大魅力名镇”。
　　这要归功于同里的水，归功于依水而筑的一座座古桥。北宋大学者苏轼描绘的“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可为写照。
　　古镇周遭围湖，空中俯瞰，宛如碧波潭中一片荷叶；镇区河道交错，舟楫往来，恰似荷花叶面脉脉细痕。四十来座各式桥梁经纬其间，把一篇“水文章”架构得风生水起。
　　“南北东西处处桥”。《同里镇志》（2007年版）载：同里镇境内有大小河道近300条，大小湖荡约20个，水域面积超过40%。古镇区桥梁50座，古桥近30座。
　　元老级桥梁为思本桥，位镇西南郊。据载为南宋宝祐年间诗人叶茵捐建。叶茵是同里人，同里与县治所在地松陵近在咫尺。一条松江（即吴淞江，吴江得名于此），把水、舟、诗、史都贯通成一脉。“欸乃歌分长短律，往来帆带古今情”（叶茵《松江》）。思本桥亦为吴江境内现存最古老的三元老之一，独拱（标准半圆形），武康石（典型宋建桥梁石材），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桥为文化所浸润，文化为古桥播声名。历史上“同里八景”中的“东溪望月”观景点，即东溪桥。此桥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明代，当时“为镇上诸桥之冠”。惜风雨无情，今名存实亡。但另一座被称为小东溪桥的普安桥，犹风姿绰约。此桥位镇东北端，明代所建，清重修。近处曾有明代的义学，有晚清的同川书院，有开现代新学的丽则女校。文风熏陶，乡人昵称此桥为“读书桥”。桥有对联两副，其一曰：“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儒雅格调，尽显其中。
　　文化灵动，与水与桥密不可分。建于清代的“退思园”，园外是水，园内有水，风格独特，匠心独运，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镇中以雕刻见长的嘉荫堂和崇本堂，更是枕河衔桥，错落有致。可以这么说，是水赋予同里灵秀，是桥展示了同里的风雅。凿池垒桥，园中自成天地。据统计，同里现有桥梁中，五分之一在园内，以曲、以简、以贴水为胜。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为名园平凭一分波澜不惊的闲韵。
　　民风醇，同里有“走三桥”习俗。三桥，乃镇中三毗连石桥，勾连嘉荫、崇本两堂。三桥名为太平、吉利、长庆，既小巧玲珑又古朴典雅。吉利桥桥联云：“吉利桥横形半月，太平梁峙映双虹。”吉利桥为单拱石桥，半月形；太平桥位三桥之中，吉利、长庆如东西两虹遥相呼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踏上三桥，真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同里旧俗，凡镇上居民喜庆婚嫁，新郎新娘均须在鼓乐声中，坐轿过桥。风气延续，今天，只要是在小镇成婚者，走三桥是断不可少的。同里人还有“六六大顺走三桥”之俗：六十六岁生日，午宴后，长者或会手拄竹杖，走此三桥以图吉利。
同里最雄奇的桥该属泰来桥。此桥地处镇口，朴中求拙，拙中求奇。其桥联曰：“重天螮蝀通兰鷁，夹岸楼台护玉龙。”螮蝀乃虹，玉龙乃河，高桥横跨市河，楼台夹岸相映，何其壮观！原桥建有桥亭，每逢庙会，桥头彩龙竞舞，街　　　　
头行人一时驻足，场面甚是热闹。“文革”期间“破四旧”，桥亭被毁，留下大憾。1998年同里举行首届“中国同里文化旅游节”，泰来桥头再筑竹亭，桥上赛龙，桥下竞舟，景况空前，叫人不胜感叹。
中元桥，与泰来桥并峙，俗称“赌气桥”。传说系当年当地的两员财主对坐茶馆店中“不蒸镘头争口气”所为。你改木桥为石桥，我则索性造座桥。泰来桥为单孔“独大”，而中元桥则三孔“泰然”，两桥各具千秋而殊途同归——梁式石构，造福一方。
　　渡船桥，又名西津桥。顾名思义，“为行旅必由之要津”。清代曾于此置兵设防，解放后，仍为同里通往县城吴江的要冲。后经改造，原石桥并桥堍凉亭一并拆除，新建钢筋水泥平桥以同名取而代之。兹附桥联，且领略该桥独具的地缘之魅“一线晴光通越水，半帆寒影带吴云”与渡河之韵“春入船唇流水绿，人归渡口夕阳红”。
　　走过漫长征程，许多古桥，或满目疮痍，或坍毁消亡。这是无奈的事，也是必然与必要的事。存量极少的老照片为我们珍藏下了弥足珍贵的岁月印记，而最能唤起艺术情怀的还数笔墨渗透的那一副副桥联。照片摄取的渡船桥，堪与“吴江第一古桥”三里桥媲美；而对联记取的普济桥、永寿桥，准能激发起一如大小东溪桥的诗意联想。普济桥今不存，其对联为：“淞水东流通叶泽，吴山西映接松陵。”（淞水为吴松江，叶泽指叶泽湖。）永寿桥今面目全非，其对联曰：“南连叶泽渔歌晚，西接庞湖塔影浮。”（庞湖即庞山湖。）
　　江南古桥，从建材的时代特征看，大致有这样的规律：宋元时多选武康石，明代一般取青石，清代则好用花岗石。始建于元的富观桥，位同里古镇北郊。此桥历经修复，集历代石料大成，主体武康石，补修青石、花岗石。若作“基因”检测，一座富观桥，就是一组历史文化序列。桥是有生命的，桥也是有传承的。
　　同里桥多，桥美。若要领略那四十来座石桥风韵，最好的方式还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到同里，走桥去。
平望的桥
　　“天光水色，一望皆平。”平望得名于水，得名于史志中反复宣扬的“淼然一波”。明《平望志》：“相传隋唐以来，此地淼然一波，居民鲜少，自南至北，止有塘路鼎分于葭苇之间，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之所以得名也。”
　　平望之水太有名了。南北贯通的是穿越千年的京杭大运河，东西串联的是直抵太湖的太浦河。两条大河，均系人工开挖，见证着时代变迁。置于水坐标系中，平望，焉能不成为交通要冲？因而，幸与不幸，繁荣与障碍，20世纪的平望都是首当其冲。
　　平望镇，计划经济时代青平公路之终点，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心腹地，历史上的交通中枢。
　　“极目烟波天四围，莺湖正值早莺飞。”文化基因的“平望水”还属莺脰湖。莺脰湖，以其形似莺之脰（脖子）而命名。系吴越春秋名臣范蠡所游“五湖”之一。湖上筑一小岛，名平波台，传为唐代诗僧张志和（绝唱“渔歌子”词作者）垂钓升仙处；湖边修一寺院，名小九华寺，民国时期太虚法师弘扬“人间佛教”之所在。 

　　莺脰湖，简称莺湖，浸润平望这一方土地，也孕育了平望的诗与史。舟楫往来的时代，平望简直是吴江的水印名片，而莺湖则是平望的“吟诗潭”。泽国古镇——震泽、盛泽，相辅相成，近在咫尺。西南望，连荻塘，通苕溪（浙江湖州）；往南延伸，接澜溪，抵“秀水”（今嘉兴）。想当年，大书画家米芾，趁垂虹秋色掩映，迎芦絮荻花飞舞，在“西南望”的一脉平望水上，创作了诗书双绝的《苕溪诗蜀素帖》。今人笔记，言一古印沉潭趣事，让人不由对莺湖波光频频凝眸。此印钤为“老为莺脰渔翁长”，为一渔家于莺脰湖耙螺蛳偶得。印主人系有清一代词人朱彜尊，朱系“秀水”人，返乡必经莺湖。百年后，印重现市坊，诗人有缘，莺湖有容啊！
　　伫立湖畔，极目了望，可谓仙踪缥缈，诗韵悠长——

　　元·赵时远《莺脰湖》：“莺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
　　明·陈旻《元真仙迹》：“下湖桥畔旧渔矶，共指元真自此飞。”
　　明·沈宜修《暮春舟行泊莺湖望月》：“钟声帆澹霭，寺影月青苍。”
　　清·吴琼仙《莺脰湖词》：“细雨斜风归亦好，平波台上问仙人。”
　　“左带吴淞右五湖”（元·萨都剌《平望驿道》），吴越相济，苏杭沪交汇。难怪风流帝皇乾隆下江南，由不得不经此，禁不住不诗兴大发。在《平望》一诗中，乾隆帝以特别亲切的口吻吟诵道：“楼台远近称吴望，老幼扶携渐越音。泽满鱼虾船作市，地多桑柘树成阴。”
　　水畅通，桥必高峻。平望安德桥，可望创吴江古桥“双最”：一记载最早；二形制最壮观。据今《平望镇志》载：“安德桥，一名平望桥，拱形单孔，南北走向，跨于古运河与荻塘交会处，全长54米，宽4.53米，高9.3米，跨度11.5 米，在巡检司署前（即现平望粮管所城隍庙仓库前）。唐朝大历年间（776~779）建。……”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历史的风雨中，安德桥多次坍塌屡经修复，现存“古迹”系江苏水利局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建。又，因参数不尽　　相同，地方志各执一词，此桥与松陵三里桥时有“比高”之争——何妨看成因诗文渲染而衍生出的“媲美”佳话？2015年春，吴江区政协“文史走基层”到平望，值莺脰湖景区河道、老街全面整治。走上高高的安德桥，湖光寺色尽收眼底，凭栏，竟生颤栗感；再至桥下仰观，拱圈危垒薜荔横生，又生无边苍茫感。安德桥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上下台阶各近30级，桥正中正方形石板饰莲花图案。
　　安德桥之瑰丽，令骚人墨客竞折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游平望，作诗《登平望桥下作》，堪称千古佳话。“登楼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蒹葭色，终朝凫雁声。近山犹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应高题柱名。”宋代诗人杨万里《过平望》诗中云：“风从平望往，雨傍下塘来。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特别是“高桥过得桅”一句，把安德桥之高拱张扬得夺眼球。过桥不用下桅，何其不可思议，又何其洒脱奔放！诗不免夸饰，但夸饰得合情合理有理有据。请看清代诗人给出的印证：“一缕彩虹连断岸，半轮明月挂中流。仰高且可容桅过，履坦无须絷辔留。”明明白白，遥相呼应。清代诗人查慎行的五律《夜泊平望驿桥下》同样可佐证。（注，平望桥、平望驿桥均指安德桥。）国媒《人民画报》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把安德桥的这一雄姿展示给海内外广大读者。
　　安民桥，俗称北渡桥，位平望镇北。桥为单拱，跨大运河之上。薜苈藤蔓，上下披拂，有若原始记忆，葱郁苍莽。遥望，似青龙卧波、青巾披肩。烟雨朦胧，恍惚若见诗僧张志和“青箬笠，绿蓑衣”飘然而至。1990年代初，我在毗连平望的绸都盛泽教书，乍见古桥石缝间瑟瑟而鸣的杂枝野蔓，立马触发物是人非的洪荒之叹。敏感乃病，但诗与哲学不就是敏感的产物？今天而论，无论物理还是心理距离，安民桥充其量只是与安德桥兄弟相称的一座古代单孔石拱桥？摘录相关信息存档：安民桥，东西走向，拱圈采用纵联分节并列法，全长36.7米，宽4.6米，跨度9米，矢高8米，为江南水乡少见的陡拱桥，单侧石阶均逾30级。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僧圆真初建。明崇祯二年（1629）里人重建。桥东堍有弥陀殿寺观，清顺治初，该寺曾于桥上建关帝阁，后圮。安民桥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安守老镇区，成古迹奇观。
　　与“安民”这一北渡桥呼应的是南渡桥，同样跨大运河，为三孔石孔桥。此桥雅号颇多，别具逸致闲情。一曰赛安桥，一曰画眉桥。相传：“桥初成，藏一石画眉鸟于内，如舟有画眉经其桥下者，辄无声；知者都携笼从桥而过。”初建于北宋正和元年（1111），明、清两代数度重修或重建。1976年改建为有级水泥桥，“石画眉”遂随原石材构件纷飞散落。弃置田塍的两条桥石依稀还留存印记，分别镌刻联句：“彩虹影接画眉春”“文曜西临发桂香”。
搜寻平望古桥，我为又一座桥名吸引，那桥叫袅腰桥，位郊外，五孔石拱，元代初建。虽未实地踏勘，情思辄为所动：袅腰袅腰，纤姿袅娜。是俏丽村妇的“水蛇腰”，还是清纯少女的“席细腰”？都动人！
　　有仙风道骨，亦有红尘恋恋。平望的水，平望的桥，让人神往而流连。最后，让我们来到镇西北郊外的韭溪。溪名奇异——韭溪，与春秋吴越争霸战有关。清光绪《平望续志》载：“韭溪，越伐吴，方会食，谍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故名。”原来，这是一条雄纠纠充满高昂士气的溪流啊！韭溪双桥，一南一北，雄踞溪面。南桥名东林桥（因桥堍有东林祠），花岗岩独拱，初建于元代，现存为清嘉庆年间重修，一侧桥联为：“浩渺波光涵笠泽，参差帆影接莺湖。”北桥即韭溪桥，旧时“莺湖八景”中的“溪桥晚眺”即指此。桥有联曰：“水通笠泽波光远，地接枫江秀气多。”笠泽、枫江均为吴江别称，一脉相承的都是水啊！站立桥巅，骋目游怀，烟波迷离，诗意缭绕：“寻诗夜梦桥边坐，七十二峰来索诗。”
　　查清道光《平望志》，平望镇区有记载的石材桥梁共35座。而今，不少拆除了，大多改建成了“格式化”的水泥平桥或仿古石桥。这是发展的需要，无可厚非，亦无可奈何。桥联难觅了，“虹影”不见了，但“平望之水”依然浩荡，载诗载史，奔涌不歇。
盛泽的桥
　　“咫尺往来，皆须舟楫”，此系盛泽地理概况；“日出万绸，衣被天下”，此乃盛泽丝织盛况。明末清初，吴越之际，盛泽即以水上丝绸闻名，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江南四大绸都。改革开放后，建“东方丝绸市场”，成“华夏第一镇”，再创辉煌，顺理成章。
　　地缘交界，“可为吴，可为越，难为分析”，故古有“合路”之称。由村而镇，初为“盛寨”，别号“盛湖”等。清光绪《盛湖志补》载，明嘉靖年间，始称为市，“居民百家以绸绫为业，其后商贾辐凑，烟火万家，百倍于昔，蕃阜气象几与郡县相埒”。
　　市声商潮，舟楫往来。西南烂溪连接乌镇，东北黄家溪直通古运河，镇西“西白漾”浩荡，镇东“东白漾”秀丽。一条市河，两岸绸庄；“白龙”（桥）迎开张，“昇明”（桥）候收庄。凝视着民国初年邑人李君手绘的盛泽地图，不能不感叹绸都有缘：缘在丝，丝系市；缘在水，水济桥。
　　泽国多桥，古桥多娇。细梳桥史，感慨“为富而仁，慈悲为怀”。盛泽桥，里人、僧人捐建最多。
　　首推白龙桥。当之无愧，亦首当其冲。白龙桥位盛泽坛丘乡，烂溪与西白漾间，扼守盛泽西要津。西白漾极浩荡，系盛泽象征，故又称盛湖，民间直白为盛泽荡，同时为纪念明末本土名士卜舜年，又雅称“舜湖”。（面对此湖，不妨进一步浩荡联想尧舜禹治水。）龙为传说，白龙桥自然与传说白龙于此出没有关。南北走向，确切建造年代尚有争议，2013年新出版的《吴江市志》主张：“清康熙初年建，宣统三年（1911）重建。”花岗石，石拱三孔，桥长40.6米，主孔宽9.9米、高5.6米。
　　2016年春笔者实地考察记录：白龙桥紧傍新兴公路水泥桥，近盛泽实验小学舜湖校区。高峻，豪迈，单侧台阶近三十级。中孔拱壁4节，双侧孔拱壁3节。东望，湖面，依然一水浩渺，野萍缥缈。遥想当年，白龙桥定谓“东进”盛泽之大门。大龙携小龙，白龙桥串联迎龙桥，匆匆无心追究两者因缘。
　　白龙桥桥联，堪作绸都代言与宣言：“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吴江文史专家周德华先生曾考证，言联中“千尺浪”源头可溯至清代汪文柏《盛湖》诗句“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不置可否；但其所转摘的盛泽培元公所楹联，堪作参照：“风送万机声，吾辈登堂当思先泽诒谋，白漾波澄，昔日留荄今证果；晴翻千匹练，工师启宇犹愿后贤济美，红梨春涨，他年饮水此寻源。”留荄，留根；红梨，红梨湖，盛泽又一借代称。
荡开一笔，说一下圆明寺桥。此桥界盛湖与红梨湖，傍古刹圆明寺，旧时系盛泽陆行外出之要道。初建无考，同治年间重建，“长六丈六尺，高三丈三尺，广三丈四尺，酾水为三”。“明月清秋迥，中桥水一分。”因此桥，“圆明晓钟”成文人墨客钟情风景；也因此桥，桥北的红梨湖不约而同俗称为“桥北荡”。柳亚子当年哭诗僧苏曼殊，有诗句“一水红梨旧梦痕”，触景生情，令人唏嘘。人有命运，物与景亦然。解放前，圆明寺遭炮火焚毁，寺旁桥炸成断桥最终荡然无存。今所见“圆明寺桥”，长88米，完全水泥建筑现代桥。
　　次举昇明桥。出类拔萃，亦出色当行。桥位镇东栅，东白漾口，近百年老校盛泽中学。1990年，我曾执教于盛中，对附近古桥有深刻的感观印象：高峻，古朴。隙间，杂草点缀、乱枝蓬生。久别重游，桥旁已宅第林立，老完中置换作小学新校区。昇明桥圆拱三孔，桥长48米，顶宽4.1米。中孔矢高5.4米，跨径10.7米，拱壁4节。一阶双石铺，上下各26级，信步徐缓。桥面中心整块花岗石，饰吉祥莲花图案，叹为观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列为危桥，石块编号原址原样重修，功德无量。
　　昇明桥，始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清雍正九年（1731）重建。南北走向，位东白漾口。东白漾形似菱叶，别称菱叶渡；水面相对不大，但汇聚四围五湖之水，故桥又有“五聚桥”雅号。清代与民国年间，此处始终是盛泽丝绸对外贸易的水上孔道，繁盛自不必言。东向桥联：“祥开震巽彩虹高，千秋壮丽；喜溢乾坤新月满，万户盈宁。”“震巽”代表方位，表明昇明桥时位古镇东南。西向桥联：“雁齿衔堤，近链白漾流五聚；龙腰亘渡，遥通沧海窦三环。”窦，指桥洞，三孔圆拱，壮丽恢宏。
　　端雅中和桥。位古镇北端偏东，旁有济东会馆（清嘉庆年间建），不远处有先蚕祠（祭祀蚕丝行业祖师，清道光年间建）。梁式单孔，两侧桥台分别配置拱形泄洪孔，远观恰似一框两弧“三孔桥”，融通方圆，兼具两式，妙！细细琢磨，这不正是中庸气度、儒商风格？桥始建无考，清道光四年（1824）重建。花岗岩材质。全长18.5米，梁孔宽5.1米、高3.7米。泄水孔上方嵌楣额，南侧为“月波”、“川媚”，北侧为“挹秀”、“梯云”。
　　中和桥端雅，其桥联同样秀气并大气。一联写景，曰：“金波遥映红梨渡，玉带长垂绿晓庄。”红梨渡“远”在西白漾，遥相呼应；绿晓庄，近在咫尺，名士卜舜年孤傲居此。一联议论，曰：“北胜跨虹融水德，中和位育贯文风。”北胜，地名，指北胜坊，传为沈万三所建。水德，典出有故。老子有言“上善若水”。古人概括“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万物，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柔而难犯，弱而难胜，勇也；导江疏河，恶盈流谦，知也。”
　　“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此为明末清初周灿《盛泽》诗句，周灿为盛泽历史第一名人周用后裔。如果把东西两白漾看作盛泽古镇对应的“源头”，那么东西两漾口上的白龙桥、升明桥就是遥相呼应的“端点”。一条盛泽老街，说穿了就是贯通“源头”连接“端点”的一条绸带。市河两头，设轮埠；市河两岸，“绸庄如街面”；而市河之上，小桥鳞次栉比。旧时“盛景八景”之一的“五桥晴市”，即与市河之上的五座石桥（本质与桥下的商贸）紧密关联。由西而东，分别为观音桥、永安桥、善嘉桥、登青桥、龄嘉桥，另有东庙桥，实为六桥。乾隆《吴江县志》这样描述红火场景：“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而今，市河填平，五桥不复。东白漾消退了，一座长32米的“升平桥”登场了；西白漾萎缩了，白龙桥侧与时俱进修建起了85米长的公路大桥。
　　古拙泰安桥。此桥属远离城中的“溪桥”，位黄家溪村。民谚：“先有黄家溪，后有盛泽镇。”发达的手工作坊业，促成了资本主义萌芽，也造就了清朝时期黄家溪一带“走桥”“找做”的独特风俗——站立桥头，待人佣织或雇人织挽。其中最出名的桥就是泰安桥。明崇祯五年（1632）始建，清同治十一年（1872）重建。梁式三孔，全长20米，桥面宽2.4米，主孔高4米。一式花岗岩长条石，简朴而大方；桥面梁侧饰连环祥云纹，与蓝天白云、悠悠碧水，融为一体，相映成趣。
　　现场不能均至，但赏玩可以不拘一格。桥可能已不存，而贮存文化印记的桥联可长存。附录几则盛泽桥联，聊作机声、涛声回响。
　　如意桥（独拱）：虹垂野岸祥光合，烟锁江村佳气浮。
　　万缘桥（独拱）：南连两浙恩波远，北接三吴福泽长。
　　香波桥（独拱）：一水斜通菱叶渡，双峰遥拱洞庭山。
　　南新桥（独拱）：西北环溪，源通白漾；东南高跨，瑞映青龙。
　　莲云桥（独拱）：路达东西，相界盛湖笠泽；波潆左右，常依明月清风。
　　保盛桥（梁式单孔）：五聚潆洄资保障，六桥锁钥庆安澜。
　　宝德桥（梁式单孔）：北达麻源欣利涉，西通笠泽庆安行。
　　目连桥（梁式单孔）：策杖闲听，两岸机声连牧笛；临流远眺，一泾帆影半渔舟。
　　里仁桥（梁式三孔）：衢达东西，相界松陵笠泽；流分南北，常通秀水麻湖。
　　登云桥（拱形三孔）：从此登云题柱，谁为司马；沔波流水凌虚，影照垂虹。
　　青云桥（梁式三孔）：虹影卧鸥波，北带麻溪，南襟秀水；鳞塍环雁户，春风击壤，夜月鸣机。
　　水月桥（梁式三孔）：水通万里流源远，月照长虹烟火稠。
　　双龙桥（梁式三孔）：势若垂虹，练横蠡泽；光同浩月，珠涌龙泉。
　　福海桥（梁式三孔）：衢达东西远派，受麻溪九曲；村连南北乘源，锁菱渡五流。
　　鼎方桥（梁式三孔）：舟楫往来，一水潆洄连北角；桑麻掩映，数村环抱接中山。
　　太平桥（梁式三孔）：春到风光行处好，时和景物望中新。
　　纪长桥（梁式五孔）：君子来游，徜徉于坦道；仁人利溥，遐迩到欢声。
七都的桥
　　太湖东畔努力一撇，七都开写起一篇水文章，灵动而超越。
　　地处吴根越角，淼淼的洞庭波涌来，迢迢的苕溪水流来，于是，七都理所当然成了“水都”，进而成了“桥都”。
　　七都的前身为“吴溇”，历史上隶属震泽，而水利意义上的震泽即为古太湖。因而，湖、港、溇、渎、浜、湾，这般的地名，几乎成了七都的胎记。桥之身影，紧随闪现。
　　东庙桥，堪称七都第一桥，也是吴江境内现存的最古桥之一。建于南宋绍定年间，距今近八百年。桥坐落在横塘村，不远处有“吴越村”。东西走向，梁式三孔。全长21.5米，宽2.1米；中孔跨度4.6米，高4.3米。全桥除民国年间增置的花岗石桥栏、望柱外，其余构筑均为初建时的武康石。武康石又称紫石，表面布有黄蜂般的小窝眼，阳光一照，“紫气东来”。产地武康，据载“采石始于唐，盛于两宋”，系宋代首选建筑石材，也是鉴定桥梁建造年代的重要依据。（注，江南建桥典型石材，宋元时期为武康石，明代为青石，清代则为花岗石。）东庙桥又名绍定桥，缘中孔石梁刻有“绍定”字样，“绍定”为南宋宋理宗年号。桥之“宋制”，确凿无疑。
　　东庙桥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全桥简朴又端丽。简朴在框架，两柱三梁，搞定。端丽在细节、在纹饰。三孔桥面架设六根石梁，石梁间横铺桥面石板。每根石梁均为两端31厘米，中间增厚至51厘米，外侧凿成弧形，这样不仅减少了受拉力，还使整个桥面略成拱形。恰如做一个微型隆鼻术，原本平铺直叙的梁式桥，因为恰到好处的垫高，侧面观赏，竟有了“敛敛半月彀”的拱桥韵味。次孔石梁边端，分别镌刻上形态各异的“如意云”图案，祥云缭绕，平添几分民俗气息。
　　广福桥，位七都隐读村。独拱石桥，东西走向。全长17.5米，宽2.4米；跨度6.9米，矢高3.2米。桥西堍即为浙江地界（湖州胡溇）。小小一桥，雄跨两省，霸气？此桥始建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现存桥为明天启元年（1621）由江苏吴江县和浙江乌程县合资重建。斑驳的石料，隐约折射出岁月的风霜、朝代的兴替。台阶宽适，桥面多为武康石；桥身敦实，整体多用青石，间少量花岗石。广福桥拱圈有气势，且奇绝，四列六节，采用分节并列与纵联分节并列两种方式砌置，体现了由明向清过渡的技术特征，这在吴江古石桥中属仅有。
　　广福桥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题刻丰富而精美，除捐银名录外，尚有尖角嫩叶、含苞待放的莲花雕饰。传统文化中，莲为君子象征；佛教教义中，莲更赋予了诸如“祥瑞”“引渡”的美好寄托。桥嵌武康石对联柱，可惜印痕漶漫，加之视力不及，不敢肯定是否有内容。
　　顺便提一下隐读村，古志中均作“因渎”村。“渎”明摆着，眼前太湖水，脚下小河水。大河有水小河满，村子“因”着河水建，自古而然，自然而然。民国《儒林六都志》载：“因渎巡检司自宋时创设，辖五、六、七、八等都。”且录“六都八景”，其中一景为“因渎耍帆”，辅之以诗：“渎波潆九曲，十幅趁风微。雨嫩桃花岸，烟轻柳叶矶。吴头青楚楚，越尾绿依依。似与云相逐，常同水鸟飞。”“因渎”今谐音别作“隐读”，转而一想也妙——青山隐隐乃吴越，传家默默系耕读。村中圮废的日晖桥，留存桥联，可旁敲侧击佐证：“风景咸宜，村里历来多隐读；日晖普照，□□□□□□□。” 

　　洪恩桥，位望湖村。对照地图，憧憬油然而生：望湖楼上一伸手，万顷碧波掬唇间。洪恩桥素朴，如村姑手挎竹篮侧隐树丛。要不是有人指引，没准“望穿他盈盈秋水”。俗名环桥，亦拱形单孔，亦东西走向。全长13.3米，宽2.3米；跨度5.6米，矢高3米。相对而言，陡拱，利船只通行，这样的设计在舟行至要的水乡常见。建于明成化六年（1470），上世纪初修缮。桥面石级已改为花岗石，上下各十一二级；余均由青石构筑。
　　洪恩桥南北两侧各现两长系石，俗称桥耳朵。系石端面镌刻龙子之一的“吸水兽”蚣蝮，面目既狰狞又卡通，极具寓意功能与艺术装饰作用。洪恩桥下的小河已断涸成死水，笔者在桥两头读到或废或立的三块桥碑，很有意思。一块水泥碑，确立桥为吴江县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时间被堙没；一块大理石碑，确立桥为吴江市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时间1986年；最新一块带底座大理石碑，确定桥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时间2014年。
　　桥之美，在桥体，更在桥文化。桥联，让桥诗化。
　　美桥美联，首推“吴中第一津梁”的双塔桥，拱形三孔。位李家港村稽五漾口。稽五漾波光粼粼，美称金鱼漾。桥初建于明洪武年间，两堍镇以石塔，故名双塔桥。现存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桥畔有“浮碧寺”。桥南北两侧各有一大一小两对联。于此，且读其中两副，感觉若何？
　　“遥对莫厘峰，别饶胜境；滨临稽五漾，时听渔歌。”（莫厘峰，洞庭东山主峰。）
　　“惟上上田，农桑兴大利；活泼泼地，兰若宛中央。”（兰若，佛寺。） 

　　北回桥，拱形三孔。位群幸村，与双塔桥隔漾遥对，接壤浙江湖州新溇。清光绪十八年（1892）重建。桥壮观，联有四副。摘其一：“遥峰对岸，古寺临流，此地别饶风景；浔水南来，太湖北去，当年几费疏排。”（浔，浙江南浔。）
　　广济桥，拱形单孔。位长桥村。清同治九年（1870）重建。桥端庄，有嵌字桥联：“广矣急思排雁齿，济之端赖有虹腰。”（雁齿、虹腰，均借代桥梁。）
　　博士桥，梁式单孔，形似峨冠博带博士帽。两侧桥台各开一方形泄水孔，科学而艺术。位吴越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建。录桥联一：“叠石为梁，咸占利涉；回波作镜，共庆清流。”
　　述中桥，拱形单孔。位环湖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建。跨江浙两省。录桥联一：“南漾北湖，中流砥柱；东吴西越，要道津梁。”
　　有成桥，梁式单孔。位吴越村。民国六年（1917）重建。录桥联一：“远映洞庭春色，亘为震泽云屏。”（七都与洞庭东山、西山相望，震泽为太湖古称。）
　　大善塘桥，梁式三孔。位吴越村。民国十五年（1926）重建。桥极朴拙，秋风荻花，宜竹杖芒鞋轻踏过。桥联为：“全仗大慈悲，快观临河利涉；一般善男女，争看题柱往来。”
　　喜雨桥，梁式三孔。位东庙桥村。民国十七年（1928）重建。录桥联一：“南漾北湖，通行舟楫；东吴西越，利涉往来。”
　　儒林塘桥，梁式单孔。位庙港社区陆港村，古村名“儒林里”。民国三十五年（1946）重建。“儒林”风雅，“塘桥”本色。自宋至清，此地人文鼎盛，甲第冠于一邑。桥联富有境界：“儒林东西分限界，笠泽南北砥中流。”（笠泽，泛指太湖，也可专指吴淞江。）
　　利济桥，梁式单孔。位庙港社区节制闸村。民国二十九年（1940）重建。稳健的桥墩，简卧一石板，端的村桥风格！桥联同样朴素清新，录其一：“白蘋浦畔沿村路，绿树阴中卧石梁。”
　　张公桥，拱形单孔。位庙港社区盛家村。据传为纪念农民起义军首领赤脚张三所建。民国二十三年（1934）重建 。录桥联二：一志人，“赤脚张三威名震湖上，劫富济贫恩泽布四方”；一写景，“一溪烟水环虹影，两岸人家尽钓徒”。
　　甫里桥，梁式单孔。位庙港社区陆港村。清宣统三年（1911）重建。甫里为唐代诗人陆龟蒙之号，诗人洁身自好，隐逸泽国，留下不少趣事佳话。甫里桥桥联为：“万顷具区留禹迹，陆家甫里忆唐贤。”（具区，太湖的又一古名。禹，大禹，今震泽镇有禹迹桥。唐贤，指陆龟蒙，相传曾在陆港村陆家港隐居。）
　　查寻七都的桥，最让人纠结的莫过于“七都”的地名及归属。
　　七都的“都”在古代系区划名，追溯可能与屯兵、“营汛”有关。明代施行“县下设乡、乡下设都”，嘉靖《吴江县志》载：“震泽乡领五都、六都、七都、八都、九都、十都、十一都。”太湖之畔，河界吴越，编号设置那些个“都”，用意不言而喻。而“吴越”、“吴越战”这样的七都古地名，或多或少泄露出某些历史密码。
　　地理位置的“尴尬”，让七都的归属、区划，也如一拉锯战，动态，不确定。光绪《乌程县志》有这样一条记载，可为上文不时点明的“桥跨两省”作注：“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乌程县（今湖州市）十四区东邻七都因渎村、吴溇村。”
　　七都古桥，直接带“七都”两字的桥联，笔者所见有北张桥（拱形单孔，位丰田村）、永昌桥（梁式三孔，位吴越村）。联语分别为：“万里山河分月影，七都风土带花香。”“行便七都，咸歌永乐；流通九曲，共庆昌平。”显然，这两联中的“七都”有别于“古七都”，也不同于“今七都”。
　　为使读者找到对应坐标，特作如下粗线条梳理。
　　清雍正四年（1726），吴江县析为吴江、震泽两县，七都属震泽县震泽乡辖。
　　民国元年（1912），吴江、震泽两县再度合并，仍名吴江县，吴溇为七都乡镇。
　　1949年，解放，成立七都乡人民政府，属吴江县震泽区辖。
　　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撤乡建镇，七都镇成立。
　　2003年，镇区调整，七都、庙港两镇合并成七都镇。
　　2012年，吴江撤市改区，七都列入吴江新划镇区序列。
　　水的天堂，桥的国度。同郡文史爱好者对吴江古桥曾作过不少探寻，提及的七都古桥，林林总总不下三四十座。但肯定不是全部，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本文写作中，除实地踏勘、史志核实，主要参考资料为吴国良先生所著《吴江古桥》，陈志强、张舫澜先生合著《吴江对联集成》，特此说明并鸣谢。
　　七都为吴江西大门，记忆中称之为“西横头”，名不见经传。计划经济年代，灰溜溜。但，发展是硬道理，区划调整也有因缘。后来者居上，七都横空出世，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鱼米之乡”“蚕桑之地”，业已成为“光电缆之都”，跻身吴江“八镇区（其中四镇区合一）”新序列。一句“从容七都，精致小镇”的口号，让人禁不住想起晚年在此开设太湖大学堂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想起写出《江村经济》并26访“江村”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伴着改革开放初那句戏语“七都八都，铜钿最多”，舌尖勾起又一缕难以割舍的“七都情愫”——香大头菜，香青菜，还有那只有理由任性的庙港蟹和那只总好奇瞪大眼睛看世界的东太湖小青龙。
　　吴根越角，何时再站立桥巅，恋恋“隐读风”，参参“太湖禅林”（赵朴初题）？
桃源的桥
　　“问津桃花何处去，为有源头活水来。”位于吴江最南端的桃源镇，如同吴地之“海南岛”，景象为“林海天池”，气象为“世外桃源”。
　　地理边缘化，行政区划上也边缘化。长久以来，桃源只以淡远的村落面目出现，列在传统的吴江“七大镇三小镇”之外。进入新世纪区划新调整，桃源走出深闺，与铜罗、青云合并成“桃源镇”，意外跻身吴江最新八大区划序列。
　　事实上，桃源真有渊源。广福村发掘出来的先民生活遗址，属新石器时期马家浜文化后期，少说也有6000多年历史。这可是江南鱼米之乡的基因，理所当然成为吴江文史的“根”。大量的“豆”类陶器，说明的是什么？而发现的石质纺轮岂不印证了丝织姻缘？
　　荒天池，木林森森，河网交织。传说这里曾是吴国兵船藏匿处。吴越春秋，兵争绚烂，无论胜败，都彪炳史册。地缘所然，桃源不得不以赤裸裸的“吴尾越首”显现，兵家必争，神出鬼没。于是，2500多年的守望，500多亩的苍莽，72浜的传说，成就眼下“林海天池”传奇。
　　元末，由兵部侍郎出任苏州平江路同知的戴敬本因张士诚兵乱，弃职逃隐“世外桃源”。桃源原名“野峡滩”，四面环水，野鸭成群，因而亦名“野鸭滩”。戴氏在此定居，遂改称戴家浜。此为桃源有据可证的地方志。（详见《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八。）
　　桃源，谜一样迷人，理所当然让人浮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源得名，与水关联，与戴氏“问津桃花何处去”的雅问关联，更与桃源三桥的对联密不可分。
第一桥，桃花桥。位桃源镇新桥村。初建无考，民国十八年（1929）重建，梁式三孔。映清朗村树，嵌隽永柱联，一派水韵风光。桥联分别为：“流水多情，谴谁题柱；落花无语，有客问津。”“地接湖滨游笠泽，境疑世外隐桃源。”　　
第一联“问津”，斯文含蓄；第二联字面上“疑”，实质直白无疑，此联桥柱左右错置，应属意外野趣？
　　第二桥，问津桥。位桃源镇雄壮村，现移置“林海天池”。民国九年（1920）建，梁式三孔。桥联楷书，镌刻娟秀。其一曰：“问讯近渔家，欲访桃源扶杖过；津梁邻古寺，闲来竹里听钟声。”“桃源”亦虚亦实，“钟声”时闻时隐，如此况味，诗意又禅意。
　　第三桥，长坂桥。梁式五孔，如一脉浅弧划过水面。桥原位桃源镇广福村（即前所述马家浜文化发掘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1986年坍塌。联语佶屈，僻字长句藏典。其一收句尚清新，且直接点明地名“桃源”——“桃源钓叟泊舟轻”。当然，桃源钓叟也是泛指，喻隐逸雅士。
　　是诗意的遐想，还是理性的考据，桃源的桥（桥联）给出的答案总动人。设若有机会遍走一下桃源桥，说不定也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九里桥，位桃源镇九里桥村，2014年公布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座小巧的古纤桥。傍烂溪，东临古运河。烂溪彼岸即浙江地界。从此地出发到浙江乌镇只有九里路程，九里桥得名于斯。初建无考，清宣统元年（1909）重建，从石材“混搭”可看出，历代均有维修。感慨今人不假思索把大理石贴到桥面中心，弄巧成拙了。九里桥拱形单孔，跨度3.2米，矢高2.5米，上下各十级。拱券以纵联分节并列法砌置，拱肩四横梁如龙吸水，突出。桥两端尚留存古纤道十数米，并一亭翼然。桥不雄伟，桥联却境界开阔。一联为：“九曲水流溪潋滟，两傍道路跨康庄。”一联为：“此地容或逢黄石，前途无处不青云。”黄石，指得道成仙的黄石公，此处用典；桃源地近青云，联中“青云”，可看作双关。
　　大善桥，位桃源镇宅里桥村。初建无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建，梁式五孔。开阔水面上，简朴的梁式架构，映疏林远村，大善桥欲晓世人“大道至简，大善至朴”？录桥联一：“杨柳岸通津，远达双溪迎鹤舫；桃花流入港，平分两省驾鱼梁。”鱼梁指代桥梁。
　　亭子桥，位桃源镇前窑村。初建无考，清咸丰四年（1854）重建，梁式五孔。如一素绸舒展，又似一履带渐进，长长而从容不迫。桥上亭无从觅，亭停在历史深处？录桥联一：“南接武林分秀水，北迎洞庭有奇峰。”武林为杭州旧时别称，洞庭指太湖东西山，秀水可实可虚，实乃嘉兴水，虚对“奇峰”景。
　　与亭子桥类似的是大通塘桥。同位桃源镇前窑村，同为梁式五孔。初建无考，民国十九年（1930）重建。大通塘桥增设了桥栏，桥面宽广，相对“冠冕堂皇”。亦录一联：“九派长流归一水，千年野渡汇双溪。”九派犹言九江或百川，泛指。千年野渡，时空苍茫，寥廓啊！如果可以替古人作主，真想把大通塘桥与亭子桥的桥联对调了。
　　铜罗古称“严墓”，系东汉著名辞赋家严忌墓葬处。区划调整前，为吴江“三小镇”之一，中医痔科远近闻名。小镇老街上，有汪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旸出生地。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访问铜罗，说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点晴之语：“铜罗在解放前叫严墓，镇的类型与震泽相似，并以烧酒和肥猪出名。” 

　　今天，作为桃源镇一社区，铜罗正积极置身“林海酒香”旅游布局。独特的铜罗黄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新建苏南酒文化馆。始建于南宋初年的普慈寺（汾王庙）正全面重修，听说别出心裁定制了一面直径两米的纯手工制大铜罗，拟把古镇声名再次“真正”敲响。
　　古铜罗水环三面波荡漾，今铜罗市河似带犹飘荡。廊桥封火墙，廊棚茶馆店，是光阴恋旧慢下了脚步，还是现代都市人怀旧寻寻觅觅？
　　“登桥跨吴越，鸡鸣闻江浙。”铜罗与乌镇可谓一衣带水。桥是纽带，通四方，贯今古。
　　铜罗最可赞美的桥当数凤仙桥。此桥位铜罗西亭村。初建无考，民国十二年（1923）重建。未及登桥，先见桥堍两岸歇山顶凉亭，大大方方，方方正正。南亭名留仙亭，书刻对联：“化日光天，稍安无躁；栉风沐雨，且住为佳。”北亭名栖凤亭，书刻对联两副，录其一：“画桥引新凤，小座来散仙。”末字嵌桥名“凤仙”。凤仙桥为梁式五孔，桥上有望柱六对，中孔桥面望柱上塑狮子一对，神采飞扬，顾盼生辉。不胜遗憾，桥于1985年撞坍，重建水泥桥。原桥镌对联两副，录其一，权作怀想与纪念：“凤沼垂虹，南连越水；仙源涌日，北接吴江。” 

　　铜罗古桥多为梁式。位开阳村的开阳桥，梁式三孔。初建无考，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建。桥墩夯实，桥联也气派，录其一：“前通严市，后达麻庄，地拓康衢跨南北；近汇烂溪，遥源苕霅，派襟吴会界西东。”严市即严墓，铜罗古称；麻庄指南麻，今属盛泽镇。苕霅，苕溪急流声。此联着意渲染开阳桥的地缘特征。
　　云龙桥，位铜罗仙南村。亦为梁式三孔，简朴洗炼。初建无考，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建。录桥联一：“清风明月垂张钓，红树青山泛范舟。”张钓，张志和垂钓。唐代诗僧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相传平望莺脰湖、震泽长漾等处均留下垂钓仙踪。范舟，范蠡之舟。春秋越国名相范蠡功成身退，携美人西施泛舟太湖之滨，好不逍遥。
　　青云为桃源镇又一社区，无论地名还是物产，均田园农耕化。它与南浔接壤，与苕溪呼应。 

　　峻朗白溪御龙桥。拱形单孔，桥墩宽厚，桥拱高耸，桥面中心栏立望柱两对。白溪之上御白龙，大可联想。位青云天亮浜村。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初建，民国十一年（1922）重建。桥联有两，录其一：“北望洞庭，山浓如翠；东连笠泽，水到渠成。”太湖洞庭在其北，笠泽吴江在其东，桥在云山烟水间。
　　安富桥，梁式三孔，位青云陶墩村。初建无考，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建。录桥联一，可与上面的白溪御龙桥对读：“笠泽东来，诸家迪吉；苕溪西接，万户咸宁。”迪吉，语出《尚书·大禹谟》“惠迪吉，从逆凶”，意为吉祥、安好。
　　妙哉度生桥。一石搁两墩，简简单单，一座梁式单孔桥即成。此桥位青云巴家斗村。初建无考，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建，现拆移。桥简单，然桥联实不简单。照录如下：一彰现佛家慈怀，“度佛度仙兼度世，生天生地与生人”；一展示世俗情怀，“两岸桑麻丰且稔，一泓流水远而长”。
